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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一家人，早早起床，罕见地
默契，为尝鲜憋足了劲，各司其职，各
显其能。父亲挑了新收割的稻谷到半里
外的碾米机房排队碾米；母亲从一个旧
布包里抽出十来张角票到两三里外的镇
上赶集买肉；我和哥哥带上鱼网，提上
桶，去一里多外的小溪里捉鱼；姐姐和
妹妹到村口的池塘，下水摸螺蛳。那一
天，老天爷格外开恩，我们都没有空着手
回来。

——题记

人生是一个言、行、思不断重复的
过程，有了第一次，就有第n次。从第
二次之后的第 n次，很容易让人健忘；
然而，让人刻骨铭心，时常在某个时刻
不由自主地想起的，往往是第一次。
半夜醒来，思考该写什么乡土散文

了。突然想起那个销声匿迹了的农村习
俗：尝鲜。这个习俗在记忆中就像那只
断了线的风筝，已经随着岁月的飓风飘
远，似有若无了。赶紧百度，发现百度
释义为：吃应市的新鲜食品。这个释
义，佐证了自己那不靠谱的记忆：尝鲜
在没有解决温饱时候的江南农村，确实
曾经普遍存在过。
那时候人多粮少，都在勒紧裤带过

日子，一年有相当长一段日子，肚腹处
在半空置状态，于是，美美地吃一顿饱
饭就成为一种奢望。尤其在早稻收割
前，已经青黄不接相当一段时间了，靠
野菜和照得见人影的稀饭度日——做稀
饭的米，还是从劳动力多，人口少的隔
壁邻居家借的。
储谷的木柜，存米的铁桶，早就空

空如也，什么都没有了。一家人眼巴巴
地盼着禾苗成长，抽穗，盼着稻谷由青
变黄。有事没事都要到田埂上转悠——
都在盼着稻谷成熟，盼着打禾，盼着颗
粒归仓，盼着饱餐一顿，盼着缓解饥饿
的滋味。
直到阳历六月底七月初，这个好日

子才姗姗来迟。当然，填饱肚皮，没有天
长地久，朝夕拥有，只有那一顿。所以，
那一顿还有一个特别的称谓：尝鲜——
尝鲜还有一些特殊的仪式。
尝鲜是早稻收割回来，碾出米来的

当天，第一次吃那一年的新鲜大米饭，
一般都放在晚上——晚上吃饱了，就可
以美美地睡一觉，不会半夜就被饿醒。
米是新米，吃陈米就不叫尝鲜，把

“鲜”字亵渎了，是一年大忌——当
然，陈米早就被吃光了。
那天，一家人，早早起床，罕见地

默契，为尝鲜憋足了劲，各司其职，各
显其能。父亲挑了新收割的稻谷到半里
外的碾米机房排队碾米；母亲从一个旧
布包里抽出十来张角票到两三里外的镇
上赶集买肉；我和哥哥带上鱼网，提上
桶，去一里多外的小溪里捉鱼；姐姐和
妹妹到村口的池塘，下水摸螺蛳。那一
天，老天爷格外开恩，我们都没有空着
手回来。
父亲是最早一个出门，最后一个回

来。他太阳出来就挑担稻谷出去了，要
太阳下山了才能挑着大米和糠回来，正
好赶上做晚餐。
那天碾米房排满了人，村上只有那

一个碾米的地方。家家户户都等着碾米
尝鲜，队伍排得很长，碾米房里外，遍
地都是装满稻谷的箩筐。关系好的，可
以插队，走后门。
碾米房伙伴的手艺是父亲教的，当

年父亲在县农机站工作，什么机器都会
开，后来跟人争斗，落败了，被发配了
回来，做回了农民。但父亲是老实人，
又都是熟人，不好意思插队，就老老实
实地排队等候，哪怕他那个徒弟过来，
主动要他排到前面，都被他拒绝了。
早稻米粗糙，做的饭坚硬，有点硌

喉咙，难以下咽。但这种感觉是解决了
温饱之后，吃惯了东北优质大米的现
在，才意识到的问题。那个时候，只要
填饱肚皮就够了，哪还管那么多。
父亲踩着暮色，挑着白花花的大米

回来，全家早就在门口恭候多时了。去
小鱼内脏、挑螺蛳，洗辣椒，早就一切
准备就绪，只等父亲挑米回来，淘米下
锅，生火做饭。那时候灶是柴火灶，泥
土砌的，有一排，有四个，共用一个烟
囱：一个用来做饭，一个用来做菜，一
个用来烧水，一个用来煮猪食。
从米下锅到做成熟饭，只要二十来

分钟，炒菜也在同时进行。往往饭好
了，菜也出锅，被端上桌了。

大家早就在盼着这一顿了，这一盼
就是半年时间。那时候的农村，我们家
只有在两个时候能够吃饱肚皮：一个是
过年之后几天，一个是早晚稻米收割回
来之后的几天。此前此后，都处在半饥
饿状态。
母亲做饭量米，喜欢用双手捧。七

口人，平时一顿三捧。最能吃的哥哥和
最辛苦的父亲是两碗，其他人都是一
碗，彼此心照不宣。现在，我们吃饭，
或许只有一碗就够了。但那时候或在长
身体，或劳动强度大，桌上也没那么多
菜——七个人，桌上摆着的，也就两、
三碗菜的样子，无外乎辣椒、茄子、丝
瓜、苦瓜、白菜、萝卜，偶尔也有半碗
酸菜炒小鱼虾或者螺蛳。
尝鲜那顿，母亲往锅里放了五六捧

米——都快一人一捧了。饭煮了，揭开
锅盖，可以看到，整个锅都被白花花的
米饭挤满了。一家人，过年过节那样热
热闹闹，没有打闹，喝斥，充满喜庆，
一片祥和。
桌上摆着的，除了我和哥哥捉的鱼，

姐姐妹妹摸的螺蛳，还有母亲从镇上买
回来的肥肉煎油后剩下的油渣和油豆腐
——不多，与新鲜辣椒炒在一起，刚好一
碗，当然是辣椒多，油渣和油豆腐少。
但这一顿，已经是一年中罕见地丰

盛了，桌上有五六个菜，仅次于过年、
过节（一般过端午和中秋）和父亲过生
日的“规格”了。
菜在桌中间，桌边摆着一溜儿白花

花的米饭，散发出阵阵饭香，让人眼热
心跳，口水直咽。
尝鲜不能马上开吃，还有隆重的仪

式。
第一步祭灶，先让灶王爷（灶神）

过把瘾。估计那年月，灶王爷也是饿坏
了。把菜重新端进厨房，在灶上一字儿
排开，饭只端一碗。取来筷子，搁在碗
上。一家人在灶前排开，向灶王爷三作
揖，恭恭敬敬地请灶王爷吃饭。灶王爷
吃饭有点慢，这个过程要三五分钟之
久。我们早就等不及了，但没办法，只
能憋着，流着口水。
那时候江南农村祭灶，一年往往有

两次。一次是小年，一次是尝鲜。那时
候，小小的心思琢磨：我们吃不饱，灶
王爷也吃不饱，甚至比我们更可怜，我
们有一日三餐，能不能吃饱，吃什么都
无所谓，但灶王爷一年只有两次吃饭的
机会。据说，如果尝鲜不祭灶，灶王爷
就记恨了，让你饭都煮不熟。
第二步是祭祖，感谢祖先的保佑。
其实，我想，祖先是在相当长一段

时间不保佑我们的，因为我们都饿着
——那滋味可真不好受。
终于等到这两步做完了，轮到我们

开吃了。
这个时候，其实饭菜都凉了。但这

不影响我们的胃口，大家狼吞虎咽，斯
文扫地。
现在回忆起来，母亲形容说，我们

第一碗饭是倒进肚里去的，不知道饭是
什么味儿，菜是什么味儿——那五六碗
菜，在第一碗饭吃完，我们也没明白是
咸是淡。
只有到吃第二碗了，大家才放慢速

度，开始慢慢咀嚼，细细品味——那一
顿，我们都能吃上两碗饭，饭量更大的
哥哥，可能要吃上三四碗。
那饭是真香甜，那菜是真可口。
尝鲜那一顿确实是吃好了，肚皮滚

圆滚圆，像一只进食后的青蛙，觉也睡
得格外香甜，直到自然醒。
现在，这种尝鲜仪式没有人记得

了，祭灶也只剩下过小年那一天。
为什么有尝鲜，在这篇文章结束之

际，我才想明白：尝鲜原来是那时候江
南农村，趁早稻丰收之际，找个借口，
让一家人美美地吃顿饱饭！
从第二天开始，一切又恢复了原

样，我们又只能吃到七八成饱，并且逐
日递减，半个月之后，改为只能吃个五
六成饱了，常在半夜被饿醒。
行文临近尾声，也终于弄明白尝鲜

这个仪式为什么灰飞烟灭了：那时候生
活苦，都在饥饿状态下挣扎，把解决温
饱作为奋斗目标；现在基本上脱贫了，都
要实现全现小康，很多人也在奔富裕，再
也不用体验那种忍饥挨饿的感受了。
很多人没有体会或者已经忘记了饥

饿的滋味，但我记得，刻骨铭心，终生
难忘。

尝 鲜

作者简介：
曾高飞，1974年生，湖南衡阳祁东人，毕业

于长沙理工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长
沙理工大学硕士生导师、资深媒体人、策划人、
新媒体运营专家、著名财经作家、文学家，共发
表文学、新闻和财经作品6000多篇，出版长篇小
说《生如夏花》《红尘欲望》《手机江湖》，财经作
品《决胜话语权》、《产经风云》等十多种书籍，
参与编剧电影 《东方红一号》《山海经之九尾
狐》、电视剧《一江明月碧琉璃》等。信奉“躺着
思考，坐着写作，站着做人，跑着逐梦”，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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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道》、系列长篇小说《我们的 70年代》第一部
《挣扎的成长》、第二部《青春花开》等。

板车，对现在的孩子而言比较陌生，但对
我们这代人来说，却记忆犹新。在我们的孩提
时代，交通不像现在这样发达，除了每天一趟
的班车，短途运输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板车。
十二岁那年，我小学毕业，全区（相当于

现在的办事处，当时教子垭区公所下辖 6个乡
镇）统一招生，我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到大庸
二中初中尖子班（当时全校只有高中部，从我们
那届开始，择优录取初中生，就一个班，45名学
生），全家都很高兴，我也挺自豪的。从此，踏上
了漫漫求学之路。由于交通不便，每周星期六回
家和星期天上学，都得步行。我居住的桥头乡到
教子垭二中，有十七八公里，我从小体质不好，加
之年纪小，每次肩挑或背负行李都很吃力。怎么
办？那时每个乡都有供销社，供销社每天用板
车向区公所送货物，于是，我便惦记上了供销
社的板车。
当时桥头供销社拖板车的有两个人，一个

是赵聋子，一个是刘沓皮。聋子五短三粗，平
时不笑，驼着背，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刘沓
皮瘦长黑皮的，不时地掉鼻涕，但人和善。他
们每天中午把货物捆绑好了以后准时出发。我
瞅准时机，每次星期天早早吃完中饭，便邀儿
时的伙伴也是同班同学田二跟就随着他们同行。
我们试着接近刘沓皮（聋子样子凶，不敢

靠近），主要的做法就是上坡时帮他推车，人说
一个鸡公四两力，久而久之，刘沓皮感受到了
我们的存在，便答应把我们的行李放在车上。
这样我们便轻松了不少。
那时人小力气也小，只是肯卖力，有时还和

刘沓疲扯扯白话，也减少了一路的寂寞和艰辛。
渐渐的，刘沓疲也和我们越来越熟了，到后来，我
们不用再客套就直接把行李放车上了⋯⋯

从桥头到教子垭，有十几个上下坡。平时
上坡和平路都还好，我们可以跟着刘沓皮的板
车渐行渐远，但一到下坡，我们就惨了，别看
刘沓皮人长得不咋样，一年四季鼻涕长流，却
是推拖板车的高手。一遇下坡，便是他最轻松
最畅快的时候，他任凭板车自由滑行，时而双
脚腾空，时而脚尖点地，像是草原上奔腾的野
马，煞是潇洒豪迈。偶尔还从喉咙里发出类似
狼嚎的声音，甚是自在得意。多年以后，我甚
至都一直以为，那就是属于刘沓皮的劳动号子。
刘沓皮是畅快了，我们就遭罪了，跟不上

啊，既使小跑也赶不上。尤其是夏天，我们得
跑得血背心。往往是刘沓皮一溜烟地奔前去
了，我们跟着屁股后面追，两个弯一转，影子
都瞧不见了。待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赶上去，
刘沓皮已蹲在路边上抽完一袋旱烟了。
刘沓皮瞧我们累得够呛，看在我们帮忙推

车上坡的份上，终于答应下坡的时候同意我们
坐在车上，和他一起狂奔。我们那个开心哟，
不知比现在坐自家小车的感觉享受多少倍，再
也不用跑得血背心了⋯⋯
凡事有喜就有忧。能坐着板车下坡自然是

轻松多了，可危险也大。板车的刹车就是车身
下面绑的一根木棒，下坡车速太快时，刘沓皮
就把车头昂起来，靠木棒与路面的摩擦来减

速。一次下陡坡，刘沓皮照例双脚腾空，待想
双脚落地调整方向时，可能是我们坐在了车屁
股后头，重心不稳、打破了平衡，任凭刘沓皮
的两腿在空中乱蹬，可就是只能踩着空气踩不
着地，眼睁睁看着板车直通通飙了出去⋯⋯结
果车翻人摔，刘沓皮落点最高，浑身是伤，好
在没伤着骨头。我和田二从车屁股后头滑到了
地上，幸好是鸡关石，擦破了点皮，也无大碍。
刘沓皮骂骂咧咧了半天，怪我们坐得不是

地方。我们自知理亏，也不敢言语。忙着帮刘
沓皮收拾货物，累得半死不说，从此刘沓皮再
也不让我们坐车了，推车也不行。
好日子自此结束了，我们又只能凭两腿艰

难行走了。
多年以后，我下乡桥头，昔日的沙石路早

已变成了炒沙路，路的两旁，一边是高速，一
边是高铁，完全没了往日的景象，路上跑的不
是小车就是摩托，再也看不到板车了。不仅板
车没了，刘沓皮和赵聋子也不在了。除了休闲
和农忙的人，路上再也不见莘莘学子的身影，
他们都寄宿了，放学回家或是离家上学不是私
车接送，就是搭车出行，再不用步行了。真羡
慕他们的幸福，赶上了好时代。而我们呢，现
在想起来，也是幸福的，不仅仅是因为能坐上
几回板车，还因为那崎岖的山路和那原始的板
车承载着我们多少期望啊！正是这份期望，引
领着我们一步一步艰难前行，走出了大山，走
向了世界，终成了一个对社会、对家庭有用的
人。
昨天、今天，小车、板车，时空易逝，恍

若隔世。唯有的是对幸福的追求与理解，是等
同与持恒的。

板 车
□覃 勇

强子割草回来，来到泡桐树下，却
不见了他的小白和有劲。小白是一头小
水羊，皮毛白皙，温柔娴静。有劲是一
头“小骚结子”（公羊），虎头虎脑，憨
憨实实。强子把装满青草的荆条篮子放
下，左瞧右顾，又“咩——咩”连唤了
几声，不见小白和有劲回答。强子感觉
不妙，飞跑到家里，娘在纳鞋底，大粗
针正在头发上摩擦。强子问娘：“我的
小白和有劲呢？”娘不看他，说：“卖
了，快开学了，给你买个新书包。”强
子大哭，喊叫着：“我不要新书包，我
要小白，我要有劲！”娘不理他，依旧
纳着鞋底。
强子跑出来，往南边的路上跑，却

听得东边一声惨叫：“咩——”，是有
劲，接着又是一声。那是有劲在喊他。
强子改变了方向，向东跑。果然收羊的
人还没走，小白和有劲在自行车后座的
铁笼子里，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强子
拦住车头，要把羊从车上拽下来。收羊
人拦阻，被强子猛然一撞，打了个趔
趄。强子哭着跣着疯狂地拉羊，掰铁
笼。收羊人一时也呆了，手足无措。强
子娘把八十块钱递回到收羊人手里，语
含抱歉地说：“不卖了，不卖了。”
小白和有劲是强子喂的最后两头

羊。此后，强子再不喂羊。喂羊，每年
都有离别，都有疼痛的那一天，强子伤
不起。
小宋却养了一辈子羊。如今六十多

岁了，还在养。由小宋到老宋，中间隔
着好几百头小白和有劲，隔着几十年深
深浅浅的时光。老宋每天早晨带着羊出
门，傍晚带着羊回来。一群羊浩浩荡
荡，威风凛凛。多时四五十头，少时二
三十头，编成羊军也够了一个排。早晨
老宋把栅栏门一开，羊们就蜂拥而出。
老宋殿后。傍晚羊们吃饱喝足，腆着肚
子，四方步有些凌乱。老宋也殿后。
老宋还是小宋的时候，村里的羊倌

多，年龄不一，有几岁孩童，也有八旬
老人，可以坐满一口教室。田埂上高坡
上羊处处可见。放羊的人聚在一起斗蛐

蛐、下六周棋。有时一抬头就能看见有
小骚结在斗头。两头小骚结因为一把青
草，或是因为一头漂亮的小水羊，话不
投机不惜兵戎相见。角是它们锐利的武
器。你抵过来，它抵过去，互不服输。
战斗持续几分钟到十几二十分钟，有时
不分胜负，有时一方妥协，落荒而逃。
那时村里羊也多。你家三头，他家

五头。聚在一起，在村外高高的堤坝坡
上，就成了庞大的羊群，卧在地上就是
满坡耀眼的白花朵朵，走动起来就是飞
翔着的白云片片，点缀着、装饰着田野
循环往复的春夏秋冬。
老宋还是大宋的时候，曾被时光的

洪流裹挟去了南方。去南方的人群也如
外出觅食的羊群，羊群里有不少村里的
羊倌，他们走了，村子里的羊就少了一
多半。大宋时时把自己当成一只羊，在
城里觅食的羊。离家数千里，夜深人静
的时候，大宋想老婆，想孩子，想亲
人，也想羊，耳边经常有羊在叫他。今
天叫几声，明天叫几声，就硬生生把大
宋喊回来了。
老宋每年都与羊有新遇，有离别。

羊是容易与人产生感情的生灵，离别不
嫌疼吗？“宁愿疼，也要拥有和羊在一
起的欢喜。它们都是孩子，饿了就来喊
你，三餐饭都依赖你，你就有了一份
爱，一份责任。”
老宋在田里遇到一位老友，多聊了

两句，一只不谙世事的骚结子跑到了田
埂上。老宋紧赶慢赶把它撵回来，却没
能让他逃脱死亡的命运，它吃了打了剧
毒农药的黄豆了。这成了老宋时常的
痛，恒久的愧疚，从此再不敢离开羊群
半步。
老宋一天也离不开羊。羊真是拴

人，老宋走亲戚的时间都没有。春夏秋
他带领羊群去田野吃大餐，冬天他带领
羊们到田野遛弯。冬天里羊的伙食他早
已准备好了：芋头秧，花生秧，黄豆
秸，他堆了满满一屋子。
羊倌，是老宋一生最成功的事业。

村庄里的羊事
□赵传兴

历史影册

纵马 韦森兴 摄

蝶恋花
花有春意花满楼。楼前流水，携花未敢休。

满眼风光留不住。最是骤雨多乍收。
一纸新词忆从头。争奈飞鸿，过尽兀自惆。

殷勤生涯问行舟。人间何处寄蜉蝣。

蝶恋花·霜降
此心长是怀东君。霜降时节，奈何冷相侵。

凛寒十分雨二分。八分冷语几断魂。
休说卿可拟星辰。两点清泪，更兼风与尘。

若道岁月有回轮。抵死不悔为卿焚。

宋明聪诗词

浣溪沙·萤火虫
几点流萤沐晚凉。提灯兀自送昏黄。翩翩飞

过那高墙。
架上秋千空弄影，案头杯盏正流香。清辉不

扰读书郎。

西江月·清寒暗许那桃花
才品杯中陈酿，又思岭上新茶。一书一砚伴

卿家，坐爱溪山如画。
酥雨亭台寻梦，晓风水榭催芽。清寒暗许那

桃花，怎个红尘优雅。

卜算子·扯片霞衣作嫁衣
晓雾吐寒凉，晞日窥云帐。过雀栖枝不想

飞，啄羽呤呤唱。
我笑小精灵，好个羞模样。扯片霞衣作嫁

衣，兀自惶惶望。

风入松·老家·斜阳又照谁家院？
墙头绿柳似含烟，绿了窗前。斜阳又照谁家

院？鸡犬闻、灶火耕烟。半亩荷钱小小，一篱青
果圆圆。
村居时有鸟喧喧。醉了心弦。那汪老井成心

念，清如许，胜却流泉。木桶颤悠岁月，肩头系
住流年。

春从天上来·笔底忒煞情浓
浅碧新红。弄几许娇容，醉了东风。看那青

柳，莞尔谦恭。临水学那渔翁。钓三分娴静，一分
悟、八面玲珑。小船儿，荡悠悠水上，惊起飞鸿。
长堤暗香浮动，忆往事烟云，如幻空濛。心

悸梅开，柔情深种，笔底忒煞情浓。把些些心
事，千万缕、解作情衷。太匆匆。叹水东流去，
缘去难逢。

李玉姣诗词


